从希腊的犬儒主义谈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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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文化是世界古典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古代希腊民族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技术等方面创造了辉煌成就，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尤其是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古希腊文化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古希腊文化艺术的杰作至今“还继续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本和不可企及的规范”。在这片丰沃的文化土地上却存在着一个异类——犬儒主义者，他们独立特行，放浪形骸，而在几千年之后的中国，却迎来了一个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犬儒主义（cynicism）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Diogenes），他的哲学一反当时浮夸的哲学和社会风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为了证明人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典人因此称他为“犬”。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Cynic认为人类行动的动因仅仅是出自于一种自我的欲望（self-interest），作为犬儒主义者就要摆脱这种天生的卑劣，从而视身外无物。因此他们都鄙视世人，嘲笑世人，他们不相信人类之间存在信任，有真诚。他们费尽心思去挖掘人类的卑贱根源。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关于犬儒学派》的资料中，也指出了犬儒的特征：

· 多了世故的圆滑，少了正义的冲动，一个人就成了犬儒。

· 犬儒很有些像道家，原本是积极的消极，后来却变成消极的消极。

· 犬儒不只是失望，犬儒是放弃希望，并转而嘲笑希望。

· 犬儒不分善恶，但他不一定是不知善恶。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

胡平先生首先清理了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从古希腊的Diogenes的理想主义犬儒，到今天的反理想主义犬儒。这一演变被他视为是愤世嫉俗向玩世不恭的转变；而在今天，由于对所有事件持相对主义价值观，“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特种共犯合谋。”这一诠释是简单扼要的。但是，回到希腊叙述中国的犬儒精征，可能没有给中国特色以应有的重视。中国的犬儒主义并没有哲学上的思辨根据，而更多是一种生存策略。或称之为灾民理性。中国的犬儒主义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判断：第一，别人所有的价值主张都是假的；第二，只有自己“唯物主义”和庸俗功利主义的目标、或者“利益最大化”目标才是真的。这种灾民经验也得到了东方两种宗教思想的熏陶（实际上是互相熏陶），就是佛教和道教对世界否定。这样一来中国的犬儒主义不仅对信仰采取犬儒态度，它对犬儒主义也采取犬儒态度——它“深刻”地认识到，犬儒主义也是犬儒主义的。

简单地说，“犬儒病”真正的病根在于它的无信仰主义本质，在于它的“无罪状态”。它首先不相信存在一种超验的普世绝对的价值。事实上在无神论世界，犬儒主义的价值观是完全符合“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的。如果人是上帝，每个个体就有自己一个价值准则，而且“自己”就是“自私的基因”并因此获得个人和社会生存及扩张历史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成为最高价值，而哲一最高价值必然将不同个体重叠的价值部分犬儒化，使这些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成为实现“我的价值”的工具。换言之，如果没有超越“我”的更高价值的存在，所有的“我”互博的唯一文化结果就是犬儒主义。

杜德雷说过：“犬儒主义者是布道人，他们所布的道是，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日子总得过下去。于是无论如何盗贼猖獗，世风日下，欺诈成风，我们都心安理得得过下去，美其名曰，生活。公众的正义感在重重顾虑之后变得苍白无力，变成了公众媒体上的若干感叹，化作茶余饭后的一点热血填膺。人们开始接受这个世道，接受光天化日之下种种污言秽行。现在的问题是，公众的顾虑到底是什么？什么让雷锋成了傻冒，让徐洪刚一去不回。让我们大多数人开始沉默。你可以理解，当传统的民间正义无法作为独立舆论介入公众体制。普通人在虚假和腐败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态度，不仅仅是因为虚假和腐败充斥于现实秩序之中，而更是因为现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性条件。如果没有确保，人们可以安全的起码也是有保障的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怎么敢冒冒失失地站出来。他们可以想象当他站起来，别人依然沉默，然后他被暴打一顿的结局么，不能，人们还得安安全全地回家。这也就是在前面说过的它所传达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德那个世界。当越来越多的犬儒主义生活哲学开始泛行，对大众的弱势群体而言，犬儒主义其实是给了他们一帖良药。这让我不自然的想起中国的老庄哲学，和前苏联极权统治下丧失信仰的人们。” 

在当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以它的理想主义赢得众多真诚的信徒，然后以它的犬儒主义毁掉这些信徒的真诚。正像火以光亮吸引飞蛾，然后以它的热烧死飞蛾。因为现在人性上，都变得势利起来。开始进入一个犬儒主义的流行阶段。很多人感到对现实不满，而又无能为力，进而放弃希望，嘲笑希望。这种类似道家思想的流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很多问题。理想主义的破灭后的信仰真空，引发的很多问题，都是值得人思考的。而犬儒主义是理想主义破灭后不可避免的，产生的思潮。

中国大众对政治冷漠，则是长期体验虚假政治的现实教育结果，国内论者对此已多有论述。王蒙在谈到王朔作品中的玩世主义时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甚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

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立身的基础——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

那么我们该如何摈弃犬儒主义？

人类文明史就是殉道精神超越犬儒精神的历史，而这一切，如果没有十字架都是不可想象的。殉道精神是对犬儒精神真正克服，因为他超越了犬儒主义所信奉的一切非价值观念，也超越犬儒主义所反对的一切价值观念。换言之，自由主义确实无法摈弃犬儒主义所追逐的利益目标，它不过是用更“理性”的利益目标论断犬儒主义“不道德”的利益目标而已。然而，信仰道路把“利益期待”放在这世界之外，这条道路上的人以信仰本身为荣耀。于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毒箭无法射到的力量出现了，他们以经受苦难和甘愿吃亏为快乐。信仰把犬儒主义的快乐和智慧视为怜悯的对象，并因为由梦想而在世界上视万物如粪土。对于信仰的殉道者，生活就是爱。这种包容一切的大爱使权力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暴君和犬儒主义者在他们面前往往迷惑不解，而他们的逻辑王国也因此被彻底推翻。

忽然想起几千年前的那个阳光下，底约基尼斯对亚历山大说：“你挡住我的阳光了。”原本来的骄傲到了今天变成庸俗大众的奴役心理。原本坚守的神圣的理想破灭之后只留下了精神的残渣，他们由理想主义到反理想主义，古老的神祗毁于一旦，于是先人所坚守的精神世界于现实中崩塌，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
